
一
李辰阳和陈鉴媛被“放鸽子”了。
李辰阳又打了一个电话去确认：“张阿姨

（化名），侬下午不来了？”电话那头有点情绪：
“遗嘱和我写的不一样……”

李辰阳解释道：“当时打成大字版快递给你
看的，而且我说过，遗嘱是可以改的。”
对方听不进解释，就是一句：“不来了。”
不见李辰阳和陈鉴媛有什么情绪，这是他们

工作中的日常。作为普陀公证处专职受理意定监
护委托的公证人员，在工作中反复沟通，是经常
的事情。就拿电话那头 90 多岁的张阿姨来说，
已经反复了多次，遗嘱也已改过 7、8遍。
“意定监护”算是个新事物。
2012 年修订、2013 年实施的《老年人权益

保障法》第 26条，首次将“意定监护”制度引入
中国法律体系。规定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老
年人，可以在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
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定自己
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
事行为能力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

2021 年《民法典》正式施行，原《民法总
则》33条完整保留，使意定监护制度法典化。
其实早在 2013 年“意定监护”被写入《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之前，李辰阳就发现了它的民
间需求。
“我们翻阅 1980、90年代的公证档案，看到

有老人到公证处写一个简单的声明：万一我糊涂
了，谁来做我的监护人。这实际上就是老年人对
自己未来生活的不安，他有一个自我的想法和安
排，需要得到法律部门的帮助。那么公证处对于
法律上没有禁止性的行为，我们就进行受理，把
老人的意愿保全下来。”
这样的需求更多集中于孤寡老人、独居老

人、老养残家庭中……当然，在没有明确的法律
规定之前，声明非常简单。更多时候，老年人“办
错”了公证。他们办的是遗嘱公证。“我就会问，
‘你为什么要办这个遗嘱？’他说：‘他要来养我
啊。’老人的想法很简单，我给你遗产，你生前总
会对我好一点吧。”

但李辰阳知道，遗嘱公证并不能满足老人的
需求。
“遗嘱是死后才生效，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

场景，老人瘫痪走不动了，他的受益人拿着遗嘱
到银行说，我要取他的钱帮他看病。那么银行窗
口第一个问题肯定就是，老人活着还是……老人
还活着，那么遗嘱没用。而且遗嘱要达到监护目
的的话，很考验人性。对受益人来说，给老人住院
治疗花的钱多，他拿到的钱就变少了，这就有利

益冲突了，很不恰当。”
“我们在公证日常接待当中，就觉得老人的

本意要通过另外一个制度去解决。”2013 年，这
个制度出现了，李辰阳有法可依，开始专门办理
“意定监护”这项业务。

作为非业内人士，范士广和同事们比李辰阳
晚了近十年了解“意定监护”。他们团队拍摄和
制作了聚焦当代老年生活、回应老龄化时代议题
的纪录片《前浪》。
2024 年，《前浪》第一季关注了 92岁的龚

老伯办理意定监护所遇到的困难。第二季，他们
再次把意定监护作为其中一集的主题，跟着李辰
阳陈鉴媛等公证员打卡上班，记录着在公证处接
待室里发生的故事。
“这是新事物，而且挺革命性的，在有些案

例中，是要在两个非亲属关系的人之间建构一种
监护关系，这符合当下的一些痛点和实际。”总
导演范士广谈起为什么会两度关注“意定监护”
的原因，“你在公证处待着，会发现一些形形色
色的困境，一些老人的需求是那么的具体，困境
也是那么具体，他们想去养老院，但没人签字，要
做手术，也没人签字……这是当下老龄化社会的
一个切片。”

二
《民法典》第 33 条短短 100 字左右，看上

去简简单单，清楚清楚，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却一
案有一案的特殊性，在具体的流程上，也有一个
个卡点。
首先，得找到那个愿意做监护人的人。
李辰阳指出现在存在的一个误区，因为媒体

报道意定监护多了，所以大家以为都需要办意定
监护。“无论在其他国家还是我国，意定监护都
不是主流，不是生活必需品。家庭成员比较完整，
家庭关系和谐的，就不需要办。”办理意定监护
的需求更多集中于孤寡老人、独居老人、不被子
女善待老人、老养残家庭等。
他在工作中看到了一部分老人的孤独，“现

代城市生活割裂了人群，老年人特别是独居老
人，想在日渐凋零的社会关系网中寻找信任的人
太难了。”
而对于监护人，并没有权利义务对等这一说

法，更多的是责任，而且监护也并不和遗产挂钩。
所以在公证处的接待室，当有的监护人听李辰阳
询问：“如果被监护老人没钱了，你愿不愿意垫
付？法律上没有规定，但你最好得有心理准备，因
为你有这个职责，去帮老人寻求国家医疗政策的
补贴，但在空白期内，可能就需要你来垫付”的
时候，会内心“咯噔”一下。“如果他们说愿意垫
付的话，是个可信的信号，但也会有人说，要不我

不做这个监护人了，责任好大。”
好不容易找到了，还得确保自己具有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
《前浪》第一季拍摄到龚老伯故事的时候，

他 92岁，长年独居，和儿子长期失联。他先后两
次选定近亲属作为监护人，后又自行撤销。有一
次他在路边摔倒，路人刘大姐出手救助、送医。在
后续的相处中，他决定指定刘大姐做自己未来失
能后的意定监护人。
只是这个时候，他在神经内科脑功能室里卡

了壳。在做语言功能、记忆功能等各项评估之后，
他被诊断为轻度认知障碍。也因为不满足这一法
律硬性门槛，公证处无法受理这份意定监护申
请。
李辰阳多少觉得有点遗憾：“我们公证处的

审慎，让老人意定监护的这条路走得有点坎
坷。”
但是，不审慎又是不行的。虽然意定监护和

抚养、遗产都不挂钩，但老人有时会在附加的协
议中，写上“监护人负责养老，他就把遗产留给
对方”的内容，这个时候，老人其实是把自己的
健康、财富、生命交托出去了，那么，对于那个受
托人的审核需要非常谨慎。
“我们每个个案为什么要谈很长时间，反复

多次。一是要和当事人建立信任，第二个，就是要
通过各种证据来下一个结论，他们的信任基础到
底是什么？”李辰阳说公证员的工作方式和医生
有点差不多，既要有“问诊”，也要借助社区走访
等检查工具来了解更多真实情况。

陈鉴媛说，工作的时候，会把老人和受托人
分开进行谈话，“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不会说真
话，因为老人觉得我找到这个受托人很不容易，
就会想尽量哄着他。但如果单独聊天，老人就会
愿意把心里话和我们说，包括自己的担心。”
当公证员嗅到一些“危险”的信号，“我们

会拒绝，这种拒绝是一种保护的措施。或者我会
对委托人说，你们俩现在才认识一年，要不再过
几年之后再决定，看看还是不是要这个人做监护
人。”
意定监护尊重的是个人意愿，在李辰阳看

来，是“自爱”的方式。但“个人意愿到底是完全
真实的，还是被迷惑的？我们要通过反复的交叉
谈话，来验证这种信任的基础。”
当然，公证员并不是全知全能的，工作中也

会有“看走眼”的地方。“但这个制度好处在哪
里呢？就是可以单方面撤销。办了公证之后，有的
人态度 360 度大改变，老人觉得和以前不一样
了，那么可以来撤销。反过来，受托人也有很多来
撤销的，有的老人会有误解，以为意定监护人和
抚养挂钩，办了公证之后要监护人每天来报到，
那受托人会觉得影响了自己的生活，也会来撤
销。”
总算是人找对找好，彼此你情我愿，但在真

正办理的过程，还是会有“幺蛾子”出来。
《前浪》第二季记录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老张胆管癌晚期；桃姐是陪伴照料他多年的

伴侣。老张早年离异，有一个儿子，清楚父亲和桃
姐的关系。
老张生命进入晚期，希望指定桃姐做自己的

意定监护人———未来自己失能，由桃姐处理医
疗、养老；并希望死后把房产留给桃姐。
看上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其中有一个

bug（问题）是，桃姐虽和丈夫分居几十年，但离
婚官司没有打完，法律上还属于已婚身份。
这个案例在普陀公证处内部发生了激烈讨

论，虽然法律允许任意具有意愿的人做监护人，
但公证处顾虑公序良俗和伦理风险，最终终止了
公证申请。

三
存在着这种种困难，所以办理意定监护是场

长期战。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颁布实施后的
最初 5年中，全国大约只办理了 500 件。这几
年，不管是咨询人数，还是办理人数，都在不断增
长。
“现在每天打到我们公证处的电话中，有三

分之一和意定监护咨询有关。”而在李辰阳办公
室的窗台上，垒着一大摞委托人所填的咨询表，
他们咨询之后没有再来，但说不定在哪一天，又
会打开这张咨询表，当事人来要求办理意定监护
了。
最初，公证员们摸着石头过河。而今年 6

月，《上海市老年人意定监护工作指引（试行）》
出台，为实际工作提出了更多细化指引。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监护人，那么现在已经有

社会组织可以承担监护义务。“我们监护的社会
化，我觉得啊，可能是一个趋势，也是对付人情世
故的一种方式方法。”
如果担心监护人不能很好地履行责任，那么

还可以找一个监护监督人。“权力失去了监督，
他会滥使嘛。所以说不管是近亲属还是非近亲属
做监护人，还可以再找一个监护监督人。”
上海所办理的意定监护案例，在全国一直处

于最多数。而且对意定监护制度的地方立法、司
法支持工作，也都走在全国前列。
李辰阳解释说：“上海是全国老龄化程度最

深的城市，而上海又有海派包容，大家对新事物
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这是自我意愿的实现，我们
一直对老人说，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但同时
又有法律的安排，政府部门出台具体的工作指
引，这就从上到下，从个体到社会，都在推动意定
监护制度的实行。”

晨报记者 顾 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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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公证处待着， 会发现一

些形形色色的困境，一些老人的需

求是那么的具体，困境也是那么具

体，他们想去养老院，但没人签字，

要做手术，也没人签字……这是当

下老龄化社会的一个切片。”

而这 ， 也是意定监护的需求

所在。

意定监护：

一种“自爱”的方式

李辰阳打电话和张阿姨沟通


